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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汉语教学视角下的介词分析

―以“对”为例

張　恒　悦

日本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た中国語教育のための介詞分析
―“对”をめぐって

要旨：介詞 “对” は非中国語母語話者にとって習得しにくく、誤用の多い文法項目の一つであ

るが、これまで日本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た中国語教育において、“对” をどう教えるべきかに

ついてはあまり議論されていない。本稿では、こうした問題意識に端を発し、介詞 “对” の文

法機能及び意味的特徴を分析し、同時に日本語母語話者の学習上の注意点を明らかにした。ま

た、日本で使用されている教科書の “对” に関する説明等にも触れ、問題点を指摘した上で、中

国語教育に対する提案を行った。

キーワード：介詞 “对”，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日本語母語話者

1．引言

 “对”是最汉语最常用的介词之一，也是日语母语者容易出现偏误的语法点之一（郭春贵 

2001，叶盼云、吴中伟 2001，杨德峰 2008）。然而，迄今为止，围绕着介词“对”（以下简称“对”），

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纯语言学角度展开分析和讨论的，相比之下，关心以非母语者为对象的

教学研究却十分有限。至于在以日语母语者为对象的在日汉语教学领域，如何合理有效地进行介

词“对”的教学，则是从未有人提起的话题。

 本文的目的是以服务于在日汉语教学为宗旨，重新探讨介词“对”的语义和语法功能。首先，

我们分析了介词在汉语句法结构中的特点，然后总结归纳出介词“对”的主要语义功能和语法特

点，最后在检视日本使用的语法书及教材的基础上，对在日汉语教学提出建议。

2．先行研究及问题所在

 以介词“对”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堪称丰富。稍加回望便可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宋玉柱 1981首先提出“对”字句的概念，对比分析了与“把”字

句的差异，徐枢 1984在沿用这一概念基础上，对包含“对”的几种句式进行了描写。其后，傅雨

贤等 1997、中西千香 2004等也沿着相同的思路，在共时的层面上对“对”的语义功能进行了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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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探讨。进入90年代以后，从历时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对“对”的语法化问题的讨论兴盛起

来。代表性的研究有中西千香 2002、周芍、邵敬敏 2006、张美霞、崔立斌 2014、张美霞 2015等。

然而，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采用纯语言学的观察视角，因而不曾注意非母语学习者教学上的问

题。

 近年来，以外国留学生“对”字使用偏误为对象的研究也出现了若干篇，如：林柱 2008、张

思婷 2011等。但这些论文基本以调查为主。通过调查，虽然包括日语母语者在内的非母语学习者

的偏误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归纳，却没有提供具体有效的防止偏误产生的方法。也就是说，只

列出了病症，却没有开出药方。

 在日本的汉语虚词教学领域，长期以来广为参考和借鉴的是来自中国的语法著作，如《现代

汉语八百词》（吕叔湘等 1980）、《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刘月华等 1983）等。其突出表现是日本广

为流通的几部日中 /中日词典（见附表）中，“对”的语义语法解释基本是借用了《现代汉语八百

词》的内容。然而，这类语法著作由于缺少对日语母语者学习难点的考察基础，对介词“对”的

说明和处理很难说是切中了要害。下面为《现代汉语八百词》对“对”的第 1项注释：

 1. 指示动作的对象；朝；向。

 　小黄～我笑了笑︱决不～困难低头︱他～你说了些什么？

 这里，“对”被注释为指示动作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动作的什么对象？不甚明了。这对外国

学习者来说实在太笼统，不仅如此，该书还同时列出另外两个介词“朝”和“向”，尤其容易产生

误解，仿佛三者等价。事实上，这三个介词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实现自由替换的。比如，“爸

爸对我说”是一个规范的句子，但替换为“*爸爸向我说”或“爸爸朝我说”便不成立。

 对在日汉语教学影响最直接的当然首推教科书。我们调查了当下日本出版使用的28种教科书

（见附表），结果发现，出现了介词“对”的12本书中，其解释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用日语助词“に”

或者“に対して”来对译的方法。然而，语言事实却是：无论“に”还是“に対して”，都不能严

格匹配“对”。“に”在不同语境下也可以译作“朝”“向”“跟”“和”“从”等其他介词；而“に

対して”的适用范围则比“对”窄得多。由此可知，在日汉语教学中，关于“对”还远没有形成

科学合理的认识。

3．本文的立场

 “对”和汉语中其他介词一样，并不是天生的介词，而是由动词“对”经过语法化演变而来

的。这一点已为历时性研究所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动词转变为介词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动力何在？石毓智 1995运用时间一维性原理对这

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根据该文的考察，由两个以上的动词组成的连动结构是促使动词

语法化并转化为介词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时间一维性原则的支配下，如果一个句子中包含多个发

生在同一时间位置的动词，一般只有一个动词能携带时间信息的句法要素（比如，时态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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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着”“过”及动词重叠等），这个动词就是主要动词1），而与动作行为相关连的表示时间、场

所、工具、对象等动词则一般处于从属性地位。这些动词由于依附于主要动词，同时使用频率很

高，本来的语义便慢慢虚化，从而逐渐演变为介词，比如“他用刀切了菜”之中，“切”是带时间

信息的主要动词，“用”则是从动词变化而来的表示工具的介词。

 以上阐述给我们这样一个启发：介词并不是句中独立特行的一个成分，它其实是主要动词影

响和作用下的产物。没有主要动词的相配，介词便无从选择，也无所谓表达意义。因此，像《现

代汉语八百词》那样脱离与主要动词（形容词）2）的关联来孤立地谈论“对”是值得商榷的。

 有鉴于此，本文从与主要动词（形容词）的语义关系着手来梳理“对”的语法功能，并关注

“对”和主要动词（形容词）的语义关系的构筑对句子格局的影响。同时，尽量以简洁扼要的形式

兼谈“对”与其他相近介词的区别以及日语母语者学习上易出现的问题，以期为在日汉语教学提

供帮助。

4.“对”的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

4.1　直接性信息传达对象

 请看下面一组例句：

 （1）努尔哈赤忙对他说：“朕这就跟你前去。”

 （2）南希对大家解释。“我不是怕遇见坏人……”

 （3）欣巧风对学生讲出了实情。

 比较可以发现，以上例句中与“对”相搭配的是以语言活动为语义特征的动词。“说”“解

释”“讲”都意在通过语言传达一种信息。而具有这种语义的动词大部分都是适合与“对”共现

的，比如：

说明，讲解，介绍，喊，骂，嚷，嘟囔，嘀咕，泄露，提，表达，表明，讲述，称赞，唠叨，

发牢骚，公布，宣布，叽里咕噜……

由此可见，“对”的作用之一是引介语言信息的传达对象。

 日语引介语言传达对象时，一般用助词“に”，比如：彼は私にそのことを話した（《中日辞

典》）。所以，日语母语者很快会在“に”和“对”之间建立对等关系，并进而类推出以下偏误：

 （4）*我对爸爸妈妈写信了。

 语言传达信息可以分直接和间接性两种：在现场发出的直接性方式和通过语音文字图片向非

 1） 根据石毓智 1995 的论述，多个动作发生在同一时间位置是时间一维性发生作用的前提。比如，“她给小明打着针”，不

能说成“她给着小明打着针”，是因为“给”和“打”两个动作在时间上完全重合，“着”只能出现在一处。如果两个动

作在时间上并不完全重合，就不受此限，如在“‘小赵―’姐姐答应着开门去了……”“他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等句

子中，“答应”和“开门去”时间上有错位，“对着”和“理头发”也不完全重合，因此，它们都可以各自带上自己的时

间性要素“着”和“了”。

 2） 石毓智 1995 在谈介词语法化问题时，只提到介词与主要动词之间的关系。本文以这一主张为基础进行考察，但也不拘

泥于动词，同时还包括充当谓语的形容词。在汉语中形容词可以单独充当谓语，也可以带上“了”“着”“过”等时间信

息，这两点与动词的表现别无二致。因此，在共时平面上讨论“对”时，有必要把形容词也纳入考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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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者发出的间接性方式。汉语的“对”实际上只适用于引介直接性语言信息传达对象。如果使

用间接性的语言传达动词则需要选择介词“给”，这一点和“に”有所不同。如：

 （5）四面八方的人给（*对）她写信。

 （6）那里最有名望的华人家族就提前给（*对）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发传真。

 （7）过了几天，吴琼给（*对）我打电话。

 另外，日语中“教える”“伝える”“知らせる”等表示语言传达的动词，也是用“に”来引

出对象的，例如：

 （8）卒業したことを彼女に伝えた。

 于是，日本学生会造出这样的病句：“*我对她告诉我毕业了”。

 不可否认，“告诉”“通知”等是直接性语言传达动词，但它们带信息接收者时，一般把它作

为直接受动词支配的宾语放在动词后面的位置（包括双宾语结构在内），是不宜与“对”相搭配

的。该病句的修改方法是：“我告诉她我毕业了”。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传达不仅仅通过语言，也可以借助体态动作。比如“鞠躬”表示“尊

敬”，“招手”意味着“打招呼”等。因此，负载信息的体态动词也可与“对”搭配：

 （9）    他认出了我，并礼貌地对我点点头。

 （10）许三多几乎贴上了车窗，还在玩命地对他招手。

 （11）崔万秋对阿英使了个眼色。

 这类动词常用的还包括：

 摇头，瞪眼睛，摆手，挤眉弄眼，耸肩，皱眉，努嘴，鞠躬，鼓掌，敬礼，竖起大拇指……

 “笑”“微笑”“哭”“流泪”等动词大多用于描写人的表情或情感变化，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

的体态语言。然而，当这些动作行为在以特定的人为对象而发出时，也拥有传递某种信息的能力，

同时也适合与“对”共现。比如（12）的“微笑”是对“他”的道谢的一种回应，传递的是“明

白了，多谢”的信息，（13）的“流泪”是对“我”传达“悲伤难过”的信息。

 （12）他对护士说了声谢谢，护士对他微笑了一下，然后离开了，脚步像猫一样无声。

 （13）我只见清瘦的我的女人抱了我们的营养不良的小孩在火车窗里，在对我流泪。

 因此，本文出于教学上的方便，将这些词也归为体态传信义动词。

 作为“对”的最为基本常见的用法可以说是与上述两类动词的共现。正因为如此，《现代汉

语八百词》第一项所举的三个例子（小黄～我笑了笑︱决不～困难低头︱他～你说了些什么？），

前两个体现为体态传达，后一个体现为语言传达。不过，如前所述，《现代汉语八百词》并没有明

确意识到动词与介词的语义关联，只把“对”的作用笼统地解释为“表示动作的对象”。徐枢1984

虽然注意到了上述动词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对其语义特征的概括却是：“表示某种具体的动作，姿

态”，这显然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上述两类动词的核心语义是传达信息。由于高度频繁而且广泛准确地传达信息一般被认为是

人类之间的行为，这一点进一步还规约着该类句式的动词的施动者（主语）以及传达对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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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宾语）必须具有生命度高的特征，（1）‒（3）（9）‒（13）各例中，两者具由表人的名词充当即为

明证。因此，准确地概括主要动词的语义特征实际上也勾画了句子的骨骼。

 由于体态传达信息时通常也是在现场的一种直接传达，因而，“对”的这项功能应该严格定

义为“引介直接性信息传达对象”。

4.2　态度施加对象

 动词之外，形容词与“对”相搭配的情况也很多。例如：

 （14）他们对我很热情。

 （15）马恩华对自己很苛刻。

 《现代汉语八百词》把这一类“对”的作用解释为“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当存疑。

因为如果单纯表示关系，介词“跟”或“和”才是最佳选择。如：

 （16）他跟（和）我很密切。

 在（16）中，“他”和“我”缺一不可，平等地支撑起“密切”的关系，“我”之于“他”正

如“他”之于“我”，两者之间惟有关系。

 然而，（14）却不能接受“对”的进入，例如：

 （17）*他对我很密切。

 这是因为“密切”和“热情”“苛刻”在语义上是不同的。“密切”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

于接近而不是疏远的状态，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而“热情”“苛刻”则表示某个人主观上的对待

他人的态度。比如，（12）中“热情”是“他们”接待“我”时所持的态度 ；（13）中“苛刻”是

“他”对于“自己”施加的态度。

 “热情”“苛刻”因为表达的是主观上的对人态度，故带有“意志性”，这类句子一般允许能

愿动词的插入。例如：

 （18）他们不得不对我很热情。

 （19）马恩华不想对自己很苛刻。

 另外，“热情”“苛刻”虽然在词类上属于形容词，但语义上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影响对

方的作用的，并且能够构成祈使句：

 （20）你要对他热情一点。

 （21）别对自己那么苛刻！

 表示对人态度的形容词也为数不少，常用的有：

 好，不错，亲热，亲切，和气，粗暴，冷淡，高傲，傲慢，谦虚，小心，客气，挑剔，友好，

警惕，宽容，大度，诚恳，有礼貌……

 因为态度针对的是人，当这类形容词出现时，态度的发出者（主语）和施加对象（“对”的

宾语）通常由表人的名词来充当，如（14）（15）。不过，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也具有生命体的特

征，也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出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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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公社对大队很苛刻。

 表示对人态度的形容词之外，表示对行为态度的形容词也可以与“对”相配，例如：

 （23）我们对工作要严肃认真。

 （24）各村各队似乎对闹社火并不怎么热心。

 从以上 2 例可以看到，当形容词表示对某种行为的态度时，其意志性是同样存在的。所不同

的只是“对”的宾语从生命度高的人变成了非生命性的事物（例（23）的“工作”）或事件（例

（24）的“闹社火”）。这类形容词常用的还有：

 粗心，细心，马虎，入迷，乐观，无所谓，积极，淡薄，计较，犹豫，上心，执著……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把“对”的这项语义功能解释为“引介态度的施加对象”，才符合

语言实际，才有助于非母语者理解到位。

4.3　心理感受诱因

 以下例句中与“对”相呼应的也属于形容词：

 （25）牛太太对他很失望。

 （26）商人以及女儿对这个建议都很吃惊。

 （27）同学们和陪伴的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课都很满意。

 然而，与4.2所讨论的态度义形容词相比，这类形容词语义特征明显不同。

 首先，不具有意志性。以下含有意志性的能愿动词的句子均不合格：

 （28）*我想对他失望。

 （29）*我们不得不吃惊。

 （30）*你应该对他的课满意。

 其次，这类形容词可以把“感到”或“觉得”加到“很”等程度副词之前，例如：

 （31）牛太太对他很失望。（同（25））

  → 牛太太对他感到（觉得）很失望。

 （32）商人以及女儿对这个建议都很吃惊。（同（26））

  → 商人以及女儿对这个建议都感到（觉得）很吃惊

 （33）同学们和陪伴的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课都很满意。（同（27））

  → 同学们和陪伴的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课都感到（觉得）很满意

 毫无疑问，“感到”和“觉得”都是表达心理感受的动词，那么，“失望”“吃惊”“满意”当

然就是心理感受的内容。以下形容词同样可以归为心理感受义类3）：

生气，恼火，遗憾，惭愧，后悔，不安，纳闷儿，愤怒，不安，称心，不满，自豪，依恋，

陶醉，伤心，担心，放心，骄傲……

 3） 此处列举的心理感受义形容词，都可以单独充当谓语（前加程度副词“很”等，这一点和其他形容词作谓语时的情况保

持一致）。除了“生气”“担心”“放心”等少数几个词，大部分心理感受义形容词能够与“感到”或者“觉得”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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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4.2所述，表示态度义形容词具有影响对方的性质，也就是说，态度的发出者（主语）对

施加对象（“对”的宾语）有一种作用力，因此，句子主语是动力源。相比之下，心理感受形容词

出现时，句子主语完全没有对“对”的宾语的作用力，相反，还表现出鲜明的被动性，而“对”

的宾语则是形容词表达的心理感受的诱因。（25）牛太太失望的诱因是“他”，（26）商人以及女儿

吃惊的诱因在于“这个建议”，而（27）中如果没有了“齐白石的课”，同学们和陪伴同学的徐悲

鸿的满意心情便无从生起。因而，这种“对”的语义功能可概括为“引介心理感受的诱因”。

 需要一提的是，此种“对”并不仅仅出现于心理感受义形容词单独作谓语的句子。前面提到

的“感到（觉得）＋心理感受义形容词”出现时，按传统语言学观点看，句子结构发生了大幅度

的改变，然而，从语义结构上看，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感到（觉得）”实际上在句中扮演了

一种冗余成分的角色，因为即使添加了这种动词，语义重心仍然由心理感受义形容词承担。也就

是说，我们选择“对”时，所依据的仍然是心理感受类形容词而不是“感到（觉得）”这个动词。

 仔细观察，以下和“对”呼应的“产生不满”也具有类似的语义结构，“产生”也可以说是

冗余性成分：

 （34）巴货币近期大幅度贬值，普通民众开始对此产生不满。

 因为“不满”属于情绪的一种，所以在“不满”之后甚至还可以再添加“情绪”一词，如

（35）。在这个句子中，“不满”尽管充任的只是“情绪”一词的修饰语―定语，但仍然不改决定

该句介词使用“对”的核心地位。

 （35）巴货币近期大幅度贬值，普通民众开始对此产生不满情绪。

 进一步看，使用了“有意见”和“感兴趣”的以下两例也称得上是在上述诸例的延长线上：

 （36）他对公司的其他部门在工作上的配合有意见。

 （37）他对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由此可知，当“对”引介心理感受诱因时，句法结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形容词单独作谓

语的情况，也有动词加形容词，动词加形容词加名词，甚至动词加名词的情况。尽管如此，其语

义结构却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一方面，以双音心理感受义形容词为轴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核，

另一方面，又通过别的句法形式向外扩展为一个开放的表述结构。这样，对非母语学习者讲授这

类“对”时，不宜过度拘泥于谓语的词性问题，如何在适当贯通词类的方法下对句子整体语义关

系进行把握更为重要。

4.4　意念上的受事

 下面来看一组由形式动词作谓语的句子：

 （38）最近我们对上海金属交易所以及它的16家会员单位进行了调查。

 （39）管理者应该对各项费用率加以分析。

 （40）诸多西方学者对社会排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1）贝宁政府上上下下对这一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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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句子的“对”都可以翻译为“に対して”，其作用是引出动词意念上的受事。前面我们

讨论过的三种“对”，其功能本质上都在引介充当谓语的动词（形容词）的一个非受事论元。因

此，“对”后面的名词无法移动到动词（形容词）之后，例如：

 （42）崔万秋对阿英使了个眼色。（同（11））

  → *崔万秋使了阿英个眼色。

 （43）公社对大队很苛刻。（同（22））

  → *公社很苛刻大队。

 （44）牛太太对他很失望。（同（25））

  → *牛太太很失望他。

 然而，（38）‒（41）却是可能的：

 （45）最近我们对上海金属交易所以及它的16家会员单位进行了调查。（同（38））

  →最近我们调查了上海金属交易所以及它的16家会员单位。

 （46）管理者应该对各项费用率加以分析。（同（39））

  →管理者应该分析各项费用率。

 （47）诸多西方学者对社会排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40））

  →诸多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了社会排斥理论。

 （48）贝宁政府上上下下对这一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41））

  →贝宁政府上上下下高度评价了这一项目。

 当然，这个移动不是简单的移动，而是伴随着以下两项语法操作：

 1. 删除“对”的同时也删除“进行”“加以”“给予”等形式动词；

2.  把本来附加在形式动词后的“了”等时态助词转移到本来作为形式动词宾语的双音动名兼

类词之后，如果动名兼类词前有修饰语，“的”也要一同去掉。

 操作 1说明“对”与形式动词之间有相互依存性，操作 2 显示如果把“对”的宾语后移需要

恢复动名兼类词的动词身份。由此可以反推，和一般性动词加宾语顺序的句子相比，这种“对”

的句子有以下两个特点：①形式动词的使用4）；②动名兼类词在语法上虽然充当了形式动词宾语的

角色，在意念上却是支配“对”的宾语。

 由于日语是宾语前置动词的语言，这种用“对”把受事提前的句子对日语母语者来说一般没

有理解上的困难。虽然如此，用汉语进行表述时，偏误还是不少。明显的偏误之一是形式动词的

缺失，如：

 （49）?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

  →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有时也有形式动词选择错误的情况，例如：

 4） 前置受事的“对”之所以需要形式动词，是因为受到汉语独特的韵律规则的影响。详细分析请参见冯胜利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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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老师对每个同学都进行支持。

  → 老师对每个同学都给予支持。

 从本质上来说，决定能否用“对”把受事提前的关键在于具有他动性的动名兼类双音节词的

出现。这类双音节词为数众多，常用的有：

分析，观察，讨论，调查、总结，治理，调整，反省，维修，设计，修建，保护，整顿，监

督，理解，交流，分离，关注，帮助……

 然而，对日语母语者来说，只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形式动词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形式

动词又分为多种，即便是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进行”也不能保证能够与任何动名兼类双音节词搭

配（如例（50）），因此，教学时，有必要以“进行…总结”“给予…帮助”的方式明确提示出来。

 同时，这类“对”的语体功能也值得一提。之所以在动词加宾语语序的句子已存在的情况下，

还特意通过“对”把受事宾语提到动词之前，其目的可以说为了形成两种不同的语体风格。动词

加宾语语序的句子接近于一般性口语，而使用了“对”引出意念上受事的句子则完全书面语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含这种“对”的句子恰是引入书面语教育的一个难得的素材。

 需要指出的是，由“对”引介谓语动词意念上的受事，并不仅仅限于上面谈到的包含形式动

词的情况。其实，在（51）‒（54）各例中，“对”后的成分同样也充当着谓语动词意念上的受事5）。

 （51）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对医院批评得很凶，令院长无处搁脸。

 （52）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管得很紧

……

 （53）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54）她以为自己对儿子爱得还不够，还需再努力……

 尽管如此，“对”后的成分却无法移动到动词之后。例如：

 （51’）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对医院批评得很凶，令院长无处搁脸。

  →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批评医院得很凶，令院长无处搁脸。

 （52’）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管得很紧

……

  → *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管他们得很

紧……

 （53’）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崇拜希特勒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54’）她以为自己对儿子爱得还不够，还需再努力……

  → *她以为自己爱儿子得还不够，还需再努力……

 不过，如果把动词后带“得”的情态补语剔除，“对”后成分移动到动词之后则成为可能。试

 5） （51）‒（54）各例由匿名审稿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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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51”）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对医院批评得很凶，令院长无处搁脸。

  → a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批评医院，令院长无处搁脸。

 （52”）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管得很紧

……

  → a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管他们……

 （53”）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 a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崇拜希特勒，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54”）她以为自己对儿子爱得还不够，还需再努力……

  → a她以为自己还不够爱儿子，还需再努力……

 而另一方面，剔除了带“得”的情态补语的（51”a）‒（54”a）却又不适合用“对”把受事宾语

提前6），例如：

 （51”a）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批评医院，令院长无处搁脸。

  →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对医院批评，令院长无处搁脸。

 （52”a）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管他们……

  → *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管

……

 （53”a）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崇拜希特勒，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54”a）她以为自己还不够爱儿子，还需再努力……

  → ?她以为自己对儿子还不够爱，还需再努力……

 由此可见，（51）‒（54）之所以使用“对”引介谓语动词意念上的受事，是因为有情态补语与

之共现的缘故。由于情态补语需要直接附着于动词之后，这便排除了受事出现于动词后的可能，

而情态补语之后又不允许带宾语，于是就采用介词“对”引介的办法把意念上的受事放置到动词

之前。也就是说，解决情态补语争夺下的受事的位置问题是这类“对”的选择动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动词在带情态补语的情况下都可以用“对”来把意念上的受事前置。诸

如出现在以下 3 例的“说”“吃”“写”等表示具体行为动作的动词就不能使用“对”。

 （55）*他对话说得很快。

 （56）*我对饭吃得很多。

 （57）*儿子对字写得整整齐齐的。

 回过头来重新观察一下出现在（51）‒（54）的动词（“批评”“管”“崇拜”“爱”），它们要么

 6） 这里所谈的句子成立与否的判断是把出现在对举格式中的情况排除在外的。比如，以对举格式出现的“她对上讨好，对

下笼络，显得多么高明啊！”虽然可以成立，但“她对上讨好”一般单独不说，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一般状态下的句子成

立条件。



201  在日汉语教学视角下的介词分析 ―以“对”为例

表达方式不是十分具体的干预或影响，要么表达心理感情活动，总体来看都体现了抽象程度较高

的倾向。正是因为这样，（58）的“看”表示的是“看待”“认为”等义，而不是视觉动作 ；（59）

的“抓”意寓“管理”“掌控”等义，而不是手掌动作。

 （58）我妈妈对钱看得比较重。

 （59）你把声明底稿给我吧，岳书记对这事抓得很紧。

 因此，这类用“对”引介意念上受事的句子，除了常常伴随带“得”的情态补语这一结构性

特点之外7），动词的语义特征则表现为以表达心理活动或抽象性高的干预影响义动词为多8）。常见

的列举如下：

 恨，信，相信，关心，理解，关注，了解，知道，打击，向往，管理，控制，监督，要求，

爱护……

4.5　评价的角度

 谈到“对”，以下一类句子是回避不了的：

 （60）钱对我可是一件大事。

 （61）这次机会对她实在太重要了。

 （62）这种气体对人体有害。

 （63）伊朗的教训对每个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此前所举的各例中，充当主语的名词基本都是生命度高的表人的名词。然而，（60）‒（63）的

主语却为非表人的名词。

 那么，这种差异源何而来呢？

 仔细观察这类句子的谓语部分，会发现其中有动词也有形容词出现，形式繁杂不一，但其共

同之处是在语义上与充当主语的名词没有必然的联系。（60）“是一件大事”既不是“钱”的动作，

也不是“钱”的性质；（61）“重要”也非“这次机会”的固有属性。（62）（63）亦然。这些句子之

所以能够成立，依靠的是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性评价。也就是说，充任这类句子谓语的动词或形容

词实际上是说话人的判断性评价。

 正因为这样，这类句子的谓语以使用“是……”类表示判断的动词或“有……（作用，效果，

好处，意义等）”表示评价的格式为多。如果是形容词，价值判断义较为明显，常用的还有：

 合适，适宜，难得，珍贵，有利，不利……

 在这类句子中，进行判断评价的说话人并没有登场，占据主语位置的是要进行判断评价的对

象。一般来说，判断评价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和事件，但就概率而言，包罗万象的后

 7） “把”字句也是把谓语动词意念上的受事前置于动词，但“把”字句一般带结果性补语，而且其语义特征是强调处置后的

结果。与此相对，“对”字如果把受事前置，其后的补语性成分多是带“得”的情态补语，表达的是谓语动词的状态。详

见中西 2007。

 8） 由动词性词素＋名词性词素构成的词，比如“下手”“负责”等也常常与“对”搭配，但这类词为数不多，教学上可以把

“对……下手/负责”等作为固定搭配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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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语义范围更大，出现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前者，故主语多为非表人名词。

 那么，这类“对”后的名词又是什么呢？

 傅雨贤等1997认为其功能是表示“涉及关系”，然而，到底谁涉及谁？如何涉及的？并没有

明确解释。本文认为，“对”后的名词与其他成分没有天然的涉及关系，是说话人根据自己的视点

选定添加的。比如，（60）如果只说“钱可是一件大事”，意味着这个判断适合于任何人，但加上

“对我”，则把判断的内容限定给了“我”。同理，（61）的“重要”（62）的“有害”以及（63）的

“有巨大的启迪作用”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分别有不同的角度，而这个评价的角度则是由“对”

来引介。

 如此这般引介句子之外的说话人视点的“对”，与前边讨论的引介动词形容词论元的“对”相

差很远。惟其如此，在含有“对”的句子中，只有这一类“对”可以用“对……来说”9）框架来替

换：

 （64）钱对我可是一件大事。（同（60））

  →钱对我来说可是一件大事

 （65）这次机会对她实在太重要了。（同（61））

  →这次机会对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66）这种气体对人体有害。（同（62））

  →这种气体对人体来说有害。

 （67）伊朗的教训对每个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启迪作用。（同（63））

  →伊朗的教训对每个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5.对在日汉语教学的建议

 以上我们综合考察了“对”的主要语义功能和语法特点。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作为

介词出现的“对”字，除词性相同之外，形同音也同，甚至先行研究中有把含有“对”的句子统

称为“对”字句的说法。然而，与“把”字句不同，包含“对”的句子并未对应一个统一的构式

意义。“对”实际上具有多项语义语法功能，而且彼此之间相去甚远。

 对于如此纷繁复杂的“对”，教学上应该怎样处理呢？

 首先，本文认为目前日本使用的汉语教科书用日语“に”或者“に対して”来简单对译“对”

的处理方式不足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对”在句中的出现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和主要动词（形

容词）保持了一种密切的语义配合。所以，讲授的时候，不宜孤立地看待“对”，必须和动词（形

容词）的语义类型结合起来。由于动词（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同时也制约着句子主语和“对”的

 9） 据陈昌来、杨丹毅 2009 的研究，“来说”用例最早出现于汉魏六朝的典籍，本来是带有空间转移义的连动结构，由“来”

的去趋向义而引起“说”的虚化，到了明末清初，渐渐演变为表示评价的意义，于是和“对”相配合形成专用于评价的

介词框架“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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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语的语义，因此，引导学生关注“对”与动词（形容词）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向学生提供句型

框架，提纲挈领，一举多得。

 其次，本文认为讲授“对”时，适当指出一些学生容易犯的错误也是必要的。比如“告诉”“通

知”等带信息接收者时，一般把它作为直接受动词支配的宾语放在动词后面的位置（包括双宾语

结构在内），它们一般不用“对”来引介直接性信息传达对象；再比如当“对”引介意念上的受事

时，因动词的语义类型不同，有的需要使用形式动词，有的需要带上有“得”的情态补语等。这

样的说明在至今为止的教科书中尚未出现，但这样做无疑会有利于防止偏误的产生。

 另外，“对”的讲授不可能一步到位。正像不能把所有的语法点在初级阶段都讲完一样，

“对”的讲授也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全面布局。当前的教科书中对“对”的处理都是一笔带过

的，而真正能够服务于日语母语学习者的教科书应该是分层次，循序渐进的。本文的结论可以为

“对”的语法语义功能提供一个鸟瞰图，希望对在日汉语教学的教科书编撰以及教学设计等具有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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